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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搬出硅谷：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何“离海上山” 
 

陶短房  著名评论人 
 

    尽管相当多数硅谷“蓝血”政治上倾向民主党，但他们却丝毫不喜欢“民主党的税率”，如

果未来的拜登政府屈从党内极为活跃的那些“进步派”压力，进一步在全美范围内推行高税率，

恐将削弱传统支持群体对民主党经济政策的支持。 

    特斯拉 CEO 马斯克未必是所有人都喜欢、所有领域都如他所极力展示那般出色的人物，但

绝对是硅谷“蓝血”精英中最善于造势、最懂得如何打造、经营自身品牌及其影响力的一位。自

2020 年 7 月起，他就一再放风“搬离硅谷”，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重起炉灶。进入这个不寻

常年份的最后一个月，他再次高调发声，称自己“已经把硅谷的房子卖了”，未来其旗下特斯拉

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将围绕着奥斯汀号称“硅山”的新中心展开。 

    至少这次绝不是半真半假的造势：硅谷的房地产网站显示，马斯克位于贝莱尔的房产，实际

上早在 2020 年初就已经挂牌卖掉；得州奥斯汀商会的记录则显示，特斯拉已在奥斯汀郊外建成

一个面积达 400万英尺的“设施”，并扬言要在当地“至少创造 5000个工作岗位”。 

    自 1938 年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旧金山附近帕洛阿托一个私宅车库里创建第一家

硅谷高科技企业（如今大名鼎鼎的惠普）以来，阳光明媚、温暖宜人的加州旧金山湾区附近的硅

谷，就长期被公认为全美、甚至全球高科技行业的心脏和大脑，一家又一家高科技企业在这里或

白手起家、或借壳生蛋，然后做大做强、开枝散叶，在全美、全球高科技领域各领风骚，在投资

杠杆市场呼风唤雨，并在不经意间改变着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面貌，改变着诸多新旧行

业的命运和发展轨迹。直至今日，硅谷仍然是高科技企业“大到不能倒”的象征，近期美、欧、

英、中等体制不同、经营战略各异的大经济体，不约而同收紧了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措施，许

多评论家指出，被针对的互联网巨头中，不少就布局在硅谷或加州境内，这个濒海的高科技重镇，

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事情似乎正开始发生变化：素来“赶潮流”的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并非特立独行，甚至

也未必能算先知先觉，因为走的远不止他们一家。 

    北美时间 12月 11日，长期被视作“硅谷中坚企业”的甲骨文宣布将搬离硅谷和加州，迁徙

到奥斯汀；比这稍早，硅谷举足轻重的理财公司嘉信和他的创始人施瓦布也迁到了奥斯汀；这还

不算，前面提到的硅谷高科技“开山鼻祖”——惠普，总部也已经搬到了得州境内，甚至比甲骨

文和特斯拉跑得更早。 

    奥斯汀商会记录显示，截至 11 月，从硅谷搬到“硅山”的高科技企业和其他“周边”企业

多达 39家，其中不乏戴尔、超微、Dropbox软件等响当当的名字。 

    几十年安土重迁的硅谷企业，何以在 2020年一股脑儿“离海上山”？ 

    马斯克和一些愿意多说几句的离开者含蓄地表示，加州和硅谷所在县、市“管理不善”，但

并未说明具体理由。美国大选投票日前，共和党支持者曾经认为，加州实行过于严格的新冠疫情

限制措施，令高科技企业经营受限，其高管也多感不便，因此纷纷搬到共和党控制的得州，来个

惹不起躲得起。得州州长、共和党人阿伯特就持上述观点，他指出，高科技公司、知名企业纷纷

逃离的不只硅谷，而同样包括加州其他地区和纽约、新泽西等“蓝州”，而迁徙目的地则不仅有

奥斯汀这座“硅山”，还包括佛罗里达等其他“红州”，如商业不动产公司世邦魏理仕，也悄然把

总部从发源地洛杉矶，迁到了得州境内的达拉斯。 

    但更多人对这种说法表示“不能以偏概全”：马斯克固然激烈、公开反对疫情限制措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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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怎么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而其他许多加入“离海上山”热潮的硅谷“蓝血”，则并不反

对、甚至支持疫情应对措施，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公开的民主党支持者——很显然，至少不是每一

个离开硅谷、投奔得州的硅谷人，都是因为厌烦“蓝州”苛刻的疫情应对措施、或不满民主党在

州内的“一手遮天”才走的，更何况，特斯拉的搬家行动都可追溯到 2020 年 1 月，当时美国尚

未受到新冠疫情明显波及，国内也无任何限制性应对措施。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是成本。 

    奥斯汀商会主席兼 CEO 霍夫曼是硅谷企业“离海上山”潮流兴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他指出，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州往往税负沉重，如硅谷所在的加州号称“万税之州”，仅个人所得

税一项，2019年最高税率（年收入 100万美元或以上者）高达 13.3%，即便个人收入仅有 45753

美元、或夫妻收入仅有 91506 美元者，税率也高达 8%，高居全美第一，另一个“蓝州”新泽西

州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为 10.75%（全美第三），纽约州（最高个人所得税率 8.82%）列全美第七。

与之相比，得州和佛罗里达州都位列全美 7个个人所得税率为零的州之列。 

    具体到硅谷，除了税，房租、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在全美范围内首当其冲。 

    如果在平素，财大气粗的硅谷“蓝血”往往会选择“捏鼻子忍了”，因为长期形成的营商环

境、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甚至本人和员工们的家庭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们轻易“不折腾”。可今

年疫情来势汹汹，经济和市场前景黯淡，各国市场监管大环境也日趋收紧，增收既然无望，节支

就成了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硅山”不但税低，而且房价便宜，劳动力成本低廉，“水往低处流”

的效应就此凸显无疑。 

    当然，选择“硅山”而非它处，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霍夫曼指出，奥斯汀人口构成多样化，市内和周边有 25座大学，47%的市内就业人口学历在

本科及以上，这些条件接近于当年起步阶段的硅谷。不仅如此，奥斯汀虽然是“小地方”，但拥

有多元化的社区、独特的乡土风情和脍炙人口的乡村音乐传统，这些都能吸引不少有意搬离硅谷

者选择“硅山”。 

    越来越多的“红州”城市开始试图复制“硅山”的成功：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长苏亚雷斯正

借助视频会议系统和网络社交平台向“蓝州”精英和硅谷“蓝血”拼命推销自己的城市，几年前

因媳妇喜欢迈阿密而将著名电子布告栏企业Reddit从硅谷搬到这里的该企业联合创始人奥哈尼安

成了现身说法的标杆，当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负责人、瓦尔达航天工业公司联合创始人阿斯

帕鲁霍夫在推特上自言自语“如果我们公司从硅谷往迈阿密搬该怎么办才好”之际，苏亚雷斯驾

着一朵祥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天而降，“秒回”了一句“我能帮您点什么”。 

    这些努力当然不会毫无收获：有消息称，总部位于另一个“高税蓝州”纽约的高盛集团也在

考虑往迈阿密搬——尽管未必是全搬。 

    刚刚在各州选举人团投票的例行公事中进一步锁定当选总统身份的拜登和他的民主党盟友

们恐怕要正视一个关键性问题：尽管相当多数硅谷“蓝血”政治上倾向民主党，但他们却丝毫不

喜欢“民主党的税率”，如果未来的拜登政府屈从党内极为活跃的那些“进步派”压力，进一步

在全美范围内推行高税率，恐将削弱传统支持群体对民主党经济政策的支持，甚至可能在未来波

及到他们对民主党的政治支持。 


